
吃罢晚饭，我透过明亮的

落地窗，见几只红蜻蜓不约而

同地从青翠的稻田上飞来，熟

稔地穿梭在我开满三角梅的

花棚下。母亲刚在院子地面上

泼过水，故意把阳光的香气蒸

腾起来。我被催促着放下手中

的书本，才发现白天被阳光炙

晒了的心，也慢慢舒展活泛起

来。 总该出门干点什么了，我

想。 不如就散步去吧。

村头的古樟，仿佛八风不

动的仪杖。 苍劲浓密的枝叶

间， 有夕阳的余晖在眷恋，有

归巢的倦鸟在呢喃，竟然让它

显出足够的温柔可爱。

绕过古樟的浓荫， 转到通

往碉堡山的水泥小路。 山风，真

是个精力无限的顽童， 只顾裹

挟上山谷深处的云雾、松涛、泥

土、虫鸣和鸟的啁啾，莽撞地奔

突出来，一定要与我撞个满怀。

我还来不及躲闪，那些云雾、松

涛、泥土、虫鸣和鸟的啁啾都星

星点点地散落在路旁的菜畦

里，叫人无法收拾。

太阳是有脚的，他的影子

挪到山后去了。竹篱笆上歇着

的红蜻蜓的影子也挪到菜园

子里去了。

“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

无。”我没有登碉堡山的磴道，

就已经在寿元桥上止步，这里

已然有我无限贪恋的黄昏了。

我坐在田埂边码放整齐的

杉树垛上。一声知了的鸣叫，如

仙人的铁笛吹响， 穿透了黛青

的山峦， 然后无数知了应和的

鸣声，从四面八方漫漶过来，不

由分说地灌进我耳朵。

远处的小村庄与禾苗一

同灌浆生长着，几间零星的农

舍也植在了翠色的田垄里。村

庄弥漫着禾苗生长拔节时的

清甜气息；炊烟与雾霭袅袅地

升腾，像极了小拱桥下的款款

流水；农夫们在河里清洗沾了

泥土的手脚，将洗濯过的农具

荷在肩上，慢慢地走回亮着灯

火的家中；河边，飞舞着的蝙

蝠， 不知疲倦地扑向夜幕，只

待夜幕将它们收留。

落日变得火红，渐渐逼近

高坡上的瓜地。 一条小径，如

瓜藤，攀过高坡伸向瓜地。 我

远远地望见了孤独的瓜棚。瓜

棚里，一如儿时般，萦绕着清

风，还有晒干的麦草枕上残留

的太阳气息，当然，更有父亲

夜间守瓜时为我哼唱的童谣。

透过瓜棚的草壁，我还一定能

望见稻草人更孤独地站在瓜

地间。难怪，风不来，稻草人都

懒得挥舞一下衣袖。 幸好，有

西瓜腆着满是花纹的肚皮，安

眠在青翠的藤蔓间，接受着稻

草人的看护。 孩提时，我那小

小的眼眸里，总疑心西瓜是露

水的幻化的精灵， 像萤火一

样，在沁凉静谧的夜间，在父

亲念珠似哼出的童谣中，在不

为人知的时段，从乌蓝澄澈的

夜空里，像天上极其干净的星

子一样， 扑簌簌地落下来，悄

悄蛰伏在瓜地青色的罗网里。

那扑簌簌的声响，像极了童年

时，我用水瓢盛着清水，高举

过头顶戽向瓜地的声响。偷听

过甜蜜童谣的瓜，一定饱含着

甘醇的汁水，我总是这样奇怪

地猜想。

蛙声跟月光一起渐渐明

朗起来。月亮大约也刚吃罢晚

饭，总要出来散步的吧。果然，

半个月亮慵懒地挪上东山。山

冈上的草木在清晖中纤毫可

见，简素而又满是禅境。 这光

景，像我年少时，所见的东山

魁夷的画作。

黄昏的确是可人的，草窠

里的昆虫们也争相长吟起来。

我甚至还来不及将昆虫的咏

叹与知了的嘶鸣分清，夕阳却

宛如隐士一般决意退隐，只撇

下那照遍了古今和山川的朗

月，任其清冷地游走而无人意

会。 这朗月，如果回望路经的

碉堡山，一定会留恋碉堡山的

翠微横亘，山岭苍茫。

“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

归”。我随手拈起一朵格桑花，

轻轻地簪上耳背，企图如高士

一般，归去来兮，举头仰望浩

瀚青冥，再发几声微吟，却在

怅然若失间无语凝噎。

不说话，也十分美好。

秋 思

郝巧香

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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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李莉薇

何以 “固穷 ”

李伟明

散 步

咏梅

芦 苇

廖淑菲

许多人对狗有了更多别开生面的定

义，这些定义里总是充满趣味和爱怜。 像在

校园里生活的，被尊一句“ 学长”；对于可爱

的一类，昵称“ 修狗”；及至幼狗，称作奶狗；

甚至于以狗来代人，却绝没有冒犯的意思。

主人对狗的宠爱， 已是雨天宁愿自己

淋湿，也要庇护它泥泞不染；走哪带哪；不

忍它跟在自己摩托车后面追跑太累 ，将它

捆在后座带回家；宁愿自己吃得差点，也要

挖空钱包买狗粮。

看过有关狗的文章，印象的有：巴金的

《 小狗包弟》 ，杨绛先生《 干校六纪》里的“ 小

趋 ”，莫言的《 狗道》 ，刘程亮的《 狗这一辈

子》 。 梁实秋写过两篇别人家的狗，谈及广

东人爱吃狗肉的刻板印象，已经史有久远。

还看过一些有关狗的影视，例如《 一条狗的

使命》《 忠犬八公》《 野性的呼唤》《 南总里见

八犬传》 。

我对狗一直有一种无名的敬畏， 狗是

除人以外最能体现人性的物种。 小时候，我

家里一条杏毛田园犬，喜欢盘旋在我四周，

无事就在客厅或檐廊下睡卧，极温顺，又总

有一副护主的神情。 取名叫旺旺（ 乡下人总

以利人兴家的字眼取狗名，类似于来福、旺

财之类的，重名太多，不过有什么关系呢） 。

因为它后来总是吠，被疑心得了疯病，

就拉到屠宰处杀掉了。 我自此明白，但凡土

狗总难逃被吃的结局。 我家里养过的狗也

不少， 唯有两只是我印象深刻的， 一条旺

旺； 另一条家生狗， 不是另外从别家买来

的。 这就使它与众不同，因为它是唯一一条

留在我家的家生狗。 它母亲也是外买的，生

下它， 它母亲就被宰了， 它其余的姊妹弟

兄，卖的卖，宰的宰。

它幼小时， 我也极爱怜它。 它外表醒

目，又很乖顺。 后来它大了，我又喜新厌旧，

厌恶它甚至苛刻它。 它虽然得免背井离乡，

可生存境况也十分不好。 年幼时，它被大狗

咬伤在所难免； 年长了， 因为家里缺吃少

穿，它去抢别家狗饭吃，被咬得瘸腿、烂脸、

少耳朵。 如果去别人家鸡窝里偷蛋吃，又得

被我好一顿棍棒伺候。 它怕极了我，一见我

总是低着头靠墙走。 我一走近，它就搭下耳

朵，大力摇尾巴。 如果我跺着脚靠近它，它

就吓得嗷嗷叫，并且尿了一地。

它极好养，只是一些菜汤拌在粥里，它就

吃得很欢。 它经常到外面搜些腐鸡腐鸭吃，吃

得一嘴臭。 它还会捕鼠，却不是为了吃，好像

咬死了全当一场游戏或一次性玩具。

它是一条好狗， 因为它一见了祖母或

者我外出归来，还在百米之外，就已经摇头

晃尾，跑前来迎接了。 可是人们对摇尾乞怜

的生物总是戏谑看待。 因为我总是欺负它，

相比之下 ， 它更爱每天给它投食的女主

人———我的祖母。 到底女主人会心疼它，不

时会去买鸡杂煮给它吃；冷了，给它铺些旧

衣保暖；伤了，也会给涂点药。 对于我的欺

凌，祖母会出面阻止。 甚至有一回它遭了偷

狗的网袭，我祖母不弃追逐并大声呵斥，呼

喊了邻居，才得以获救。

因为营养不良，发育迟缓，所以比起同

龄的狗，它很晚才生育。 它生了狗崽后，骨

瘦如柴，没有奶喂孩子，没办法去暖它们。

它常常显出野地里冒风冒雨觅食的窘迫。

可怜见的，我用一些米糊，替它喂那些因冷

因饿而呼喊的狗仔。 我动它的孩子，它从来

也不敢吭声。 它这些孩子，最惨不是被卖到

别人家，母子分离，而是还没开眼，就从楼

梯上摔下来，掉进尿桶里，淹死了。 狗仔略

大一些，成了我父亲的下酒菜。

没了孩子的羁绊， 它越来越爱往田野

里跑了，好像一味只想去找自己的天堂，不

计遥远，不虑何方。 有时候干脆不回来，任

凭我祖母使劲地呼喊，拼命地寻找，第二天

才又凭空出现。 带回一身万顷荒野的泥或

表某种决心。

可是一条不守家的狗还有什么用呢？

这就引动了主人家的杀心。 它也好像听懂

了要杀它的人的话，更加不着家了。 甚至自

此变得爱吠人， 尤其那位干屠宰营生的伯

娘，最被它仇视，她途经我家，它特地跑去

狂吠。它对于会吃狗肉的人也很明白。它有

自己明辨是非的定义，也许与我们不同。 临

死的狗竟如此精明，人何以堪？

最终决定杀它那天， 它已经是三过家

门而不入了。 它的女主人不断在呼喊它，招

呼它。 它分明跑远了，又返回来一段，最终

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盯着女主人。 我一跺

脚，它立刻吓得又转身逃走。 它完全具备做

一条野狗的能力，何必非要做我家的狗呢。

我放学回来， 它已死的通告也就知道

了。 可上午明明抓不着它，它怎么肯回来？

“ 狗狗，你快回来啊，不然那些人要抓

了你去吃掉，快躲到我这里来。 它就赶紧跑

回来，然后蛇皮袋一哐，就送去屠宰处了。 ”

我祖母龇牙含笑，跟我说。 因为它确实和以

往被宰杀的土狗没有什么不同。 它死了，不

知道温饱了几个人的腹。

好像一种莫大的悲哀，招它回来，以至

于它忘了自己只是一条狗，跑回来，明白了

这一点时，已经无法冲脱生死的前路了。

我完全忘了它什么时候死的， 也忘了

它在我家待了几年。 我眼见它从生到死，眼

见它一身油顺的白毛变得干枯、硬挺、爬满

了虱子，最后满地丧毛。

那条死的狗，是我记忆的重要部分。 我

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或者我缺失了什么。

只是难过与悲慨不同以往。

人死前， 还可以用来世的安慰来减轻

痛苦，狗死前是否会因厌世而忘记痛苦呢？

我家后来也没再养狗了。 可是养狗与

否，究竟不在我。 村上，有很多养狗的人家，

也不兴养狗了。 我想起来，一个卖猪肉的叔

公，从始至终都养着狗。 狗叫老骨朵，在村

上有尊位。 它悠悠走到路中央，躺倒，一副

程咬金的形象。 只是如今不知道死了没有。

今日立秋。昨夜，我听见秋在时序里掏出

钥匙，动作非常大，我揣测不出缘由。 只听到

它带出的风， 把树摇晃的哗哗作响， 随后，

雨，瓢泼而下。 是谁安排的呢？ 是为夏天画上

句号？ 还是为秋洗净将兑现的希望？ 或者是

宇宙为秋的出场举行的一个典礼？ 又或者是

秋自己财大气粗，豢养着这些护卫？

雨停之后，气温骤然下降了许多。 风，这

个天地间的精灵，开始冷静、柔和起来。 从窗

棂缝隙钻进我的房间，带着怡人的凉意对我

耳语

:

明天立秋了，一年过去一半了

,

付出的

努力即将有收获了———， 像妈妈唱的催眠

曲，让我很快进入梦乡。

我和往常一样， 起床后先去自家的菜园

地，摘下一天的瓜果蔬菜，除草施肥那是吃

完早饭以后的事了，不是农忙时间，日子就

是这么悠闲，不疾不徐。

想起昨晚 ， 不由得多看了身边的水田

几眼，稻穗灌浆饱满，只是把丰收的愿景装

进粮仓还差一段成熟的距离， 再仔细看它

们， 它们似乎不再分心与远远近近的虫鸣

嬉戏了，是不是感知归仓迫在眉睫了呢？ 这

么想来，便特意去果园看看。 果树上沉甸甸

的果实，一定是也收到了时令的提醒，朝着

成熟加快着脚步， 一夜间就着上了许多金

灿灿的黄。

墨绿的树叶，纹理清晰，我知道它们有秋

愁情结，随时会坠落轮回的行列。 忽然生出

一些慈悲善念，它们的一生只有付出。 心境，

谁能懂？ 从暖意与寒凉掺半时，探出脑袋，一

生接受风风雨雨的洗礼，吸收阳光，进行光

合作用，把营养送给果实，完成使命后就将

离去，一岁一轮回的修行，没有尽头。 想起有

人说过，它们的掉落不是结束，而是孕育，这

让我有了些许慰藉。

有蜜蜂和蝴蝶共舞一片树林下的花草

野地， 蜜蜂不急着采蜜， 蝴蝶也不急着彩

排，都飞舞的那么悠闲自在，像在享受美妙

的时光。 蚂蚱在草尖上蹦跶，踩落了坐在草

叶上沉思的小雨点， 雨点砸在草丛里的蛐

蛐蝈蝈身上， 使得它们的反弹琵琶戛然而

止。 头顶传来小鸟的歌唱，歌声在果树上萦

绕，听不懂歌词内容，只觉得它们今天的音

韵格外动人。

索性选一棵橘子树靠着坐下，看霞光，像

一尊坐在柚子树上的菩萨， 又像是为满园果

子指点迷津， 造福人类味蕾也是修行的一个

章节。 诗人们说，这个季节色彩最丰富，而我

知道，黄是这个季节的主色调。闭上眼感受它

们纷至沓来的脚步声，或许有些潦草，但丰收

和喜悦更是这一季的主旋律， 想起刚刚结束

的新疆之旅。

在火车上待了六十六小时，睡得足足的，

到达哈密。乌鲁木齐如歌中唱的一样，是个好

地方。 克拉库勒湖，帕米尔白沙湖，新疆博斯

腾国家湿地公园，蓬兹世界，“ 缤纷芦苇，神韵

西海”。 卡赞的民族舞，罗布人的烤鱼也是传

统技艺。塔克拉玛干沙漠骆驼队的铃声，在塔

吾萨尼骑上马背看似稳稳地， 却总有些提心

吊胆。 在伊宁市的卡赞其玩 坐的马车，有着

特别的名字，叫“ 六根棍”。 伊宁的薰衣草花

海，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都是游客打卡的旺

盛景点。 那拉提草原，八卦城，喀纳斯，禾木。

都在脑海里又走了一遍，真的体会了“ 外面的

世界很精彩”， 旅途都由旅行社全程安排，没

有“ 外面的世界也无奈”的憾事。

睁开眼，蓝天又高了一尺，云朵悠闲的散

着步，现在这样的我，跟它们没有多大区别，想

着想着，幸福感猛然爆棚。气温在上升，又让我

想起“ 都市头条”里的一则消息

:

中国，是世界

上唯一一个，可以自由使用空调的国家。 看似

科技非常强势的日本， 办公室用电却要限时。

他们国家供电设备老化，根本没有升级改善的

资金。 美国，为何也在不能自由用空调的队伍

中？ 原因一时想不起来了，好奇心让自己立刻

去问“ 度娘”，结果是他们国家人均用电量是我

们国家人均用电量的二点三倍，生活用电高达

中国的五倍。这两个“ 极端”，我信谁呢？还是别

想太多了吧，回去回去。

金桂、金菊，金橘，晒秋，贴秋膘，一夜秋

雨一阵凉， 一波秋风一习爽， 秋到长门秋草

黄，秋风起兮白云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轮

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脑海里为数不多的

与秋有关的词句，一路上在翻腾，跳跃。

《 论语·卫灵公》有一句话：“ 君子固

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说，有教养、

有德行的人能够安贫乐道， 不失节操；

而如果小人身处逆境， 就容易突破底

线，胡作非为。

“ 固穷”的君子，历史上真不少见。

最典型者如孔子的高足颜回 ，“ 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

不改其乐。 ”如此穷困清苦的生活，颜

回也忍受得了， 而且打心眼里没当回

事。 这意志，确实令人不服不行。 古代

的许多隐士，也是因为可以“ 固穷”，所

以真真切切地归隐去了。 比如春秋时

期的贤士黔娄，尽管家徒四壁，却甘于

清贫，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视荣华富贵

如过眼烟云，成为后世称颂的对象。东

晋诗人陶渊明在 《 咏贫士》 一诗中赞

道：“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

不荣，厚馈吾不酬。 ”而“ 不为五斗米折

腰”的陶氏，其身上不也体现了这种“ 安

贫守贱”的气节吗？

能够耐得住清贫的，还有历代诸多

清官。 最著名者如海瑞，一辈子没吃过

几次肉，死后办丧事的钱都是同事们凑

的，真是穷得够震撼。 春秋时期楚国的

孙叔敖，虽然贵为令尹，功勋盖世，但清

廉简朴，家无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

有。被康熙皇帝赞为“ 天下廉吏第一”的

于成龙，在江南身居高位却“ 日食粗粝

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

味”，被江南民众称为“ 于青菜”。于成龙

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家里的东西少得

可怜，仅在床头放着一个装有一件绨袍

的陈旧竹器， 以及几只或盛了一点粗

米， 或盛了一些盐制豆豉的瓦罐而已。

这些清官之所以令后世敬仰，正是因为

他们身上确实具备难能可贵的品格。

现在时代不同了，物质生活完全今

非昔比，不管是哪个群体，都不至于穷

到先前那个份上，自然不必拘泥于形式

上的清贫，故意把自己的生活弄得苦哈

哈的。 生活条件好起来了，适当享受一

下无可厚非，社会发展的目的，本来就

是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好嘛。

但是， 即使全民小康了，“ 固穷”的

精神并没有过时，依然有现实意义。 尤

其是对公职人员来说，学学先辈们的操

守，磨炼自己的意志，还是很有必要的。

否则， 一不小心便可能把握不住方向

盘，让自己走上邪路乃至翻车。

有这么一个案例，让人看了五味杂

陈，百感交集。某干部大学毕业后，分配

在一个典型的清水衙门上班。 在这里，

奖金不如别人，福利不如别人，分房子

不如别人，“ 社会地位” 自然也不如别

人。 这名干部因为生活窘迫，多年来感

到抬不起头，内心充满了无奈。 直到有

一次，他在单位内部挪了一下岗，居然

有了一点点小权力。 也正是在这个时

候，他收到了平生第一单“ 好处”：某个

和他们单位有业务往来的小老板，送了

一箱橘子给他。 就这么一份不起眼的

“ 礼品”，让他激动了好几天，感慨了好

多回，从此知道人间原来“ 别有天地”。

再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这名干部有

幸调到一个相对“ 强势”的部门。 从此，

渴望权力与财富的他， 利用单位的光

环，在外面想方设法捞取好处，就像一

只不知饥饱的动物，不把自己活活撑死

不罢休。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前功尽弃，

换得牢狱之灾。

对于这样的干部，我只能说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但觉其人可憎可悲又可

怜。人穷志短的他，自然不是“ 君子”。但

即便是凡夫俗子，也未必要走到这一步

吧？ 许多比他更穷的人也没这么贪婪、

这么不要脸面呀。一个人内心卑微成这

样，精神上怎么也立不起来，也难怪他

不把尊严当回事。

这个干部的主要问题，当然还是出

在其自身上。 他不能坦然面对贫穷，甚

至“ 穷怕了”，更糟糕的是只怕穷而不怕

纪法， 所以变成了一个“ 穷斯滥矣”的

“ 小人”。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案例出现 ，所

以，我认为，时至今日，“ 固穷”仍是每个

人需要面对的话题，不管是“ 君子”还是

“ 凡人”。其实，无论是哪个时代，“ 君子”

与“ 凡人” 也许并没有太分明的界线。

“ 凡人”多坚守几天便可能成了“ 君子”，

“ 君子” 稍迟疑片刻也可能退化为“ 凡

人”。在金钱财富面前，大家都应有个大

方向没问题的价值观，这样才可经受考

验，避免出现类似的人间悲剧。

何以“ 固穷”？ 首先要有“ 君子”人

格，不可有“ 小人”行径。对自身来说，也

就是要不断修身明礼，砥砺品行，树立

正确的“ 三观”。 未必对每个人都提“ 大

公无私”的要求，但起码应做到“ 公私分

明”， 不收受不义之财， 不接受嗟来之

食。这一点，我相信，只要基本生活条件

能满足，大多数人如果具备鲜明的是非

观、廉耻观，是不至于低三下四摒弃人

格的。 依然不收手的那些人，基本上属

于永远不知足的那一类， 他们的贪欲，

得另外下猛药才治得了。

但是，怕就怕在多数人生活条件较

好的情况下， 少数人贫困得突破了底

线。 一个太穷困潦倒的人，向他提过高

的道德要求，似乎是不现实的，也显得

有些残酷，尤其是当他穷成了“ 极少数”

的时候。为了杜绝这种现象，我想，作为

组织，也应多关心职工生活，别让人被

生活压得抬不起头。 民间有种说法，女

孩要“ 富养”。 这对于人性来说，是有一

定道理的，孩子太穷，便容易降低自我

要求，随便接受他人好处，并因此上当

受骗。同理，对于生活太困顿的人，要让

他不变心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其改善生活。在社会整体经济

水平尚可的情况下，不应该让某些内心

不够强大的人因为物质原因变得更加

猥琐。 芸芸众生，除非圣贤，否则，是很

难经得起赤贫的检验的。 既然如此，就

应正视人的本性， 努力消灭极端贫困，

在客观上减轻人们“ 固穷”的压力。

洎水所到之处，是成片的

浅绿和深蓝。两畔的芦苇背负

疾风，摇晃出毛茸茸的一片雪

白，芦苇弯下了腰，又在不经

意间站起，将自身散开，让晚

风的呢喃流转其间。一个朴素

的小村依偎于此。 想来“ 白茅

港”这个村名，就来自于这肆

意的芦苇荡中了。

老金时常提起老家的芦

苇荡，比起商店门口整齐排坐

着的长舌妇，他更属意于满河

畔绵延起伏的白色波浪。“ 芦

苇象征着坚韧、自尊，即使被

大风吹倒， 也不会轻易折断。

即使它们被折叠，仍然可以正

常生长。 ”每每跟别人提起老

家的芦苇，他总是会把这段从

百度上查来的话仔仔细细地

说上一遍。

老金出生在这里，在家中

排行老五， 上面有四个哥哥，

下面一个妹妹。 年幼时，因为

家中特别祈盼女儿的降生，所

以给他取了女性化的小名。

虽是最小的儿子，但母亲

并不偏爱于他。他刚出生十几

天，父亲便过世了。时值寒冬，

芦苇经受了风吹霜打，雨雪冰

冻，它们化作了泥土。 芦苇茎

富有弹性， 看似脆弱不堪，遇

大风时却只弯弯腰， 永不倒

下。 老金有向往天地的翅膀，

拮据的窘迫就如疾风，却不曾

压垮他的背脊。

成家后，他带着攒下的第

一桶金，前往南方做起了吃食

生意。 这里人流密集，行业混

杂。 在这满是游子的地方，老

金有了些许的归属感。但他还

是思念家乡的那一片芦苇荡。

南方的城市潮湿闷热，四

季常夏。热带季风气候让老金

得了一场大病，却助长了他内

心难以抑制的欣喜。“ 苦点累

点怕什么，趁年轻要干出一番

事业来！ ”老金经常在电话里

劝慰妻子道。老金吃食生意做

得风生水起。

几年后，老金最小的女儿

出生了，夫妻回到家乡。

夏秋之际， 芦苇花亲吻着

村庄的脸颊，阳光下，像一轴一

轴的黄云，在古樟绿意中涂抹。

为让孩子们过上安稳生活，老

金夫妻在离老家不远的小镇，

做起了建材生意。几年下来，新

房子在小镇上立了起来。

本以为这样的生活将持

续下去，可惜好景不长，一次

识人不慧，损失颇巨。 老金陷

入了动荡的生活。新房子也逐

渐有了衰败之相。老金又重回

了老本行———出海。

癸卯年是老金的本命年，

年初， 老金兴奋地对妻子说：

“ 我们的账差不多还清了，明

年就可以不用出海了。 ”他的

眼中重燃了希望，生活好像又

变得明朗了起来。

五月是禁渔期，老金高高

兴兴地回家乡休息。一次参加

朋友宴请，老金在路上出了车

祸。 老金虽没有生命危险，但

伤势也足够让他休息好一阵，

彻底打消他继续出门工作的

念头。 出院后， 老金带着妻

子看望母亲。他再一次躺在芦

苇荡里，两畔的芦苇绿了。 它

们的纤纤身姿，在老金头顶上

交织着，时不时低下身子低语

着什么。 芦苇摆动，像一缕缕

飘进内心的扫帚，清扫着老金

疲乏的心。

“ 芦苇象征着坚韧、自尊，

即使被大风吹倒，也不会轻易

折断。 即使它们被折叠，仍然

可以正常生长。”伴着蛙鸣，他

又轻声说起这句话，虽无人回

应，却在他的心中不断回响。

老金站起身，拍了拍衣服

上的尘土， 迈着坚毅的步伐，

在芦苇荡里留下了一个深深

的烙印。 芦花荡里的芦花，年

年盛开，年年又枯败。 芦花都

尚有枯荣，更何况人生呢。 他

折下一把芦苇， 大口一吹，绒

絮洁白，如烟般飘去。那时，他

就从不信命，也从不曾向命运

折服。


